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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互层次理论的远程学习情感化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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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远程学习中的交互设计进行分析。以远程学习中的交互层次理论为基础，结合设计学中的情感化设计理念，通过理论

逻辑梳理以及中小学远程学习的案例分析展开研究。整合出一个远程学习情感化交互设计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将教育理论与

设计理论相结合，提出了4个远程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化交互设计原则。疫情之下，远程学习成为了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而远

程学习教与学时空分离的特点，强调了情感化设计在远程学习交互设计中的重要性，体现了学科交叉与设计创新的特点。通

过一个中小学远程学习的实证案例分析，结合情感化设计的3个层次，明晰在远程学习交互设计中除了应从学习的角度考虑

学生的认知需求外，更应通过交互设计的不断改进满足远程学习者的情感需求，创造知情合一的远程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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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esign of interaction in distance learning. Based on the instructional

interaction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emotional design, the study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orizing and

case studies of distance learning of primary students. A framework for emotional interaction design for distance

learning is integrated, and the educational and design theories are combined to propose four principles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design in the distance learning process. With distance learning becoming one of the main ways of learning

under the situation of pandemic,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al design in distance learning is emphasized in the face of

online learning whe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separated temporally and spatially,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and design innovation. Through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of distanc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esign, it is clarified that in the design of distance learning

interactions, students 􀆳 cognitive needs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and the emotional needs

of distance learners should be met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nteraction design to create an informed and

unified distance learn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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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世界范围内

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变化。我国教育

部接连推出包括“停课不停学”在内的多项指导意见，

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不断探索在线教育的可能性，清

华大学也积极开展“云上课堂”，师生共同尝试展开在

线学习。在线学习过程中，教与学的时空分离使得教

学交互更加受到重视。作为在线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功

能和基本特征之一，教学交互是远程教育的核心主题，

也是设计在线学习最重要的因素[1]。国内外学者都在

对远程学习过程中的交互进行深入的研究，抽象出远

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交互层次，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将

关注点集中在学习者的认知交互上，而情感交流作为

驱动学习的重要部分，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得还不够，面

向中小学生远程学习的相关案例研究相对较少。本研

究通过学科交叉与设计创新的特点，将教育理论与设

计理论相结合，通过对中小学远程学习案例的分析，提

出远程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化设计原则，为远程学习情

感化交互设计提供参考。

一、交互层次理论与情感化设计

（一）交互层次理论

在线学习过程中，教与学的时空分离使得如何有

效地开展教学交互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早在 1916

年，杜威就指出交互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为了梳理远程教育中教学交互理论的脉络，王志军在

2015年对国内外远程教育教学交互理论发展进行了

梳理和总结，发现国际远程教育教学交互理论研究的

发展经过了 20世纪 90年代的起始期、20世纪 90年代

至21世纪初的教学交互研究蓬勃发展和理论创新期，

以及之后的社会交互和多元化发展期 3个时期[3]。随

着研究的深入，教学交互的类型也在不断发展，从穆尔

提出的 3种类型的交互延展到学习者和界面的交互、

内容与内容的交互、教师和教师的交互以及教师与内

容的交互。在迭代过程中研究者也意识到交互并非越

多越好，交互之间可能存在互相替代的情况或者层级

关系，因此出现了等效交互原理、教学交互层次塔以及

在线学习的交互层级等理论[4]。2004年，陈丽以“教学

交互”为核心术语构建了远程教育教学交互的理论框

架——教学交互层次塔，她从具体到抽象将在线学习

交互行为分为“学生与媒体界面的交互”、“学生与学习

资源的交互”、“学生与学生的交互”、“学生与教师的交

互”以及“学生新旧概念的交互”几个方面。在此基础

上将其划分为操作交互、信息交互、概念交互 3 个层

次，见图1，得到了国内教育学者的广泛认可[5]。

在教学交互层次塔中，操作交互体现在学生的肢

体对媒体的操作过程，信息交互体现在学生与某种教

学要素之间，通过各种符号进行有段学习的信息交换

的过程，而概念交互指学生头脑中新旧概念之间的相

互作用，新旧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使学生顺应和同

化[6]。在教学交互层次塔中，操作交互是信息交互发

生的条件，操作交互中的动作是由信息交互的需要和

媒体界面的特征来决定的。概念交互产生于信息交互

的过程中，概念交互的水平和方向决定了学习结果，概

念交互的结果决定了信息交互的内容和形式[7]。在教

学交互层次塔关系中，无论操作交互还是信息交互最

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学习，完成概念交互，这一过程

也是从显性交互到隐性交互的过程[8]。教学交互层次

塔模型抽象出了远程学习过程中常见的交互类型，由

具体到抽象呈现其层次，为远程学习交互设计提供了

宏观的参考。

（二）情感化设计

由于人类社会化的属性，健康而良好的情感是每

个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得以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而

在远程教育的背景下，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例如远程学

习中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倾向于相对的分离和孤

立；相较于传统面对面教学，远程学习缺乏情景化和活

动化等问题，使得学生和老师以及其他学习媒介在情

感上交互不多，造成缺少了对学生心理和情感方面的

培养，因此探究情感化设计是中小学生远程学习设计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认知负责诠释和理解世界，而情绪则负责对世界

作出快速判断，基于这种本能的情绪、情感的设计通常

称为情感化设计，情感化设计是探讨情感和情绪的科

图1 教学交互层次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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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绪是认知中不可分割的必要组成部分。人们所

做所想的每一件事情都受到情绪的影响，尽管在很多

情况下是潜意识的。与此同时，情绪会改变人们思考

的方式，也会一直指引着人们做出恰当的言谈举止，引

导人们趋利避害。情绪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会

影响人的感觉、行为和想法。正面的情绪非常有助于

学习、激发好奇心和创意。

唐纳德在《情感化设计》一书中提出了设计的3个

不同层次：本能层次、行为层次和反思层次[9]，见图 2。

简而言之，本能层次的设计指的是产品外观；行为层次

的设计是与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和效率；反思层

次的设计指的是产品的合理性和智能性。在任何设计

中，本能、行为和反思这3个不同的层面都是相互交织

的。没有一种设计能完全独立于这3个层面之外。

无独有偶，与情感化设计的3个层次相对应，人类

大脑活动也分为3个层次：先天的部分，被称为本能层

次；控制身体日常行为的运作部分，被称为行为层次；

还有大脑的思考部分，被称为反思层次。每一个层次

在人的整体机能中起不同的作用。本能层次、行为层

次和反思层次之间既相互递进，又相互交织。本能层

次是先于意识和思维的，它是外观要素和第一印象形

成的基础。本能层次的设计更多强调产品给人的初步

印象，着重于产品的外观、触感等。而在反思层次，则

存在意识和更高级的感觉、情绪及知觉，只有在这个层

次中才能体验思想和情感的完全交融。在更低的，如

本能层次和行为层次，仅仅包含感情，没有诠释或意

识。诠释、理解和推理来自反思层次。在所有的 3个

层次里，反思层次最容易随着文化、经验、教育和个体

差异的不同而变化，而且该层次超越了其他层次。本

能层次和行为层次是“现在时”，你的感觉和体验是实

实在在从看到的或正在使用的产品中去获得的。但

是，反思层次会持续很久，通过反思你回忆起过去并能

预见到未来。情感化设计的三大层次可以从人的感官

情绪体验上给设计者以启发。

（三）远程学习交互设计

交互是远程学习中的关键体现，曹良亮提出了以

交互结构为核心的在线学习交互设计和在线学习的交

互设计方法的四阶段模型[10]。蒋双双和王卫军认为在

线课程交互设计的4个核心要素分别为交互层次与类

型、交互媒体、交互活动以及交互评价[11]。从交互媒体

设计的操作和应用角度来讲，杨九民总结了目前在线

开放课程中的交互设计，分为三个大类型——学习者

与学习者交互、学习者与内容交互以及学习者与界面

交互[12]。陈丽将教学交互分为操作交互、信息交互以

及概念交互。

研究者们将关注点聚焦在远程学习过程中的认知

交互上，但学习过程是认知与情感共同支配下发生的，

其效果也是两者共同作用的成果。章国英等讨论了在

远程学习环境中，由于师生时空分离而导致情感交流

缺失的问题，她强调了情感交互的重要性[13]。情感交

互指主客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远程学习中的情感交互

体现在作为主体的学习者与作为客体的教师、学习共

同体、教学资源、教学媒体等的互动之中。刘英杰等认

为，情感交互侧重于关注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

心理变化，由此能够推动和促进学习者的认知发展过

程，因此基于“教学交互层次塔模型”提出了“认知与情

感交互层次塔模型”[14]。在“认知与情感交互层次塔模

型”中，情感交互分为本能层、行为层、会话层与反思层

4 个层次，对应的情绪目标依次为生理快乐、精神快

乐、社交快乐和思想快乐。但是情感化设计中的 3个

层次是互相作用的，而不是割裂开来一一与远程学习

交互层次对应的，因此可以将情感化设计的 3个层次

作为远程学习交互的参考。

在操作交互层，学习者与媒体界面要进行操作交

互，首先受到的是感官刺激，产生视觉或听觉上的生理

快乐，促使其产生动手操作的强烈愿望。在该层次中

需要遵从本能层的情感交互水平，调动学习者身体本

能的感官驱动力，让学习者在怡人愉悦的远程学习环

境下进行学习。在信息交互层，学习者在信息互动中，

会逐渐减少学习的孤独感、失落感，并产生融合、竞争、

归属等快乐的社交情绪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和

学习资源的交互要遵从行为层的当下自然体验。在概

念交互层，学习者更多地是通过对先前经历的思索，达

到知识与情感渴求的最大满足，产生欣赏与尊重虚拟

图2 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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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至现实生活的快乐情绪，属于反思层交互，是情

感交互的最高层次。在这个过程中远程学习交互和情

感化设计相互协同，相互影响，共同优化学习者的远程

学习体验。

二、中小学远程学习案例分析

（一）中小学远程学习案例

本研究对一个中小学远程学习课程进行了长时间

的跟踪调研，探究其在现有远程学习中的学习成效及

学习体验。该中小学远程学习课程项目面向 9~13岁

爱科技、爱创造、爱玩游戏的青少年儿童，通过让大约

80名学生一起组建“创业公司”完成编程游戏创业项

目，培养学生的编程能力、团队协同以及项目管理能

力。在为期 15周的课程中，参与学生们从市场调研、

需求分析、用户画像，到产品的设计原型规划、核心玩

法设计，再到编程开发、音乐制作和数字美术场景，完

成了一系列前期工作。并在完成作品后策划产品宣传

和定价体系，登台路演，发布公司的产品，接受来自观

众和市场的考验，赢得投资。让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

中获得将想法变成产品，在复杂的组织环境中创造性

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流程见图3。

该课程结合了直播和录播的形式，其中录播课每

节15 min，每两节录播课后穿插入一节2 h的直播展示

课，用于展示、交流和改进学生的编程作品。同时，课

程还专门配备了助教，组织引导学生和家长在全员课

程群和小组群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并且，课程还设

置了“个人任务”、“团队任务”、“测试任务”等不同的课

后练习任务，通过学生和家长、学生和学生的通力合作

来保证课堂学习的效果。课程主要面向一到六年级的

小学生，参与课程的学生年龄分布在 6~13岁之间，主

要集中在8~12岁。最终共有78名学生参与课程，其中

包含 51名男生（65%）和 27名女生（35%）。在课程开

始前，由于青少年儿童正处于认知和思维快速发育的

时期，为了减少年龄差可能带来的沟通障碍、避免学生

性别对小组合作造成影响，课程以年龄段和性别比例

作为分组依据，将参与活动的学生分为20个3~4人为

一组的课程小组中。

（二）远程学习案例结果分析

为探究参与该课程的中小学生的学习成效，研究

者还招募了未参加课程学习的对照组，并在课程前后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被试进行学习成效测验，收集到完

整完成前后两次问卷的学生共51人，其中包括37名男

生和14名女生，并对前后两次问卷结果进行成对样本

t检验。经过成对样本 t检验后发现，实验前后被试学

习成效的变化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

0.05）。但是通过对问卷得分进行统计发现经过该远

程学习后，参与课程的学生相关能力得分升高，说明该

远程学习课程可能对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具有一定帮

助作用，有一定的学习成效。

为了更好地评估中小学生在远程学习过程中的表

现以及深入了解其学习体验，研究者对学生参与学习

过程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该课程项目共计16节课程，

其中 5 节为直播课，11 节为录播课，共计学习时长

756 min。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学生在该远程学习累积

平均时长为322 min，随着课程的进行课堂参与人数呈

下降趋势，参与人数最多的课程主要集中在7月10日

及之前，相较于每节 15 min的录播课，时长更长的直

播课到课人数反而更多，参与人数变化见图4。

为了对学生的小组合作情况进行进一步探讨，研

究者收集了学生在课程讨论大群和小组合作群的聊天

记录，依据每节课的课程内容和团队任务为蓝本，针对

每节课学生在课堂中在线协作表现（包含针对相关内

容是否进行有效讨论，是否积极参与讨论、主动给予方

案）和大群发言频次（提问、互助等），对已有的群内文

图3 中小学生远程学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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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据进行编码。这样能更直观地呈现每位成员的课

堂参与度与活跃程度，并通过分析学生的反馈不断完

善与更新课堂内容与任务设置。通过统计发现小组内

的有效讨论频率随时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结果见图5。

学生发言频率可以侧面反映出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而对于该年龄阶段的学生来说，有趣的课程设置可

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

度。如图 5所示，除第 14组因为组内特殊安排在 7月

17日出现组内发言的小高峰，总体上看大多数小组在

6月19日和7月10日两周开设的课程内发言频率相对

较高。对照课堂任务发现，学生的发言频率和老师所

布置的团队任务有关，即学生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

配合完成课程任务和互相交换修改程序上。相较于自

由度较高的创作型任务，明确而细化的课程任务目标

更加符合小学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该任务情境下学

生参与更热烈、发言频率更高。如在6月19日，许多小

组针对老师布置的“制定小组的公司名称、图标和口

号”进行了多次讨论，群策群力，而且对设计结果进行

了多轮迭代更新，导致该周的发言频率增加。总体来

说，该中小学远程学习案例展现了一个疫情之下中小

学生进行远程学习的基础样貌，它有一定的学习成效，

但是受限于现有的远程学习条件，其学习体验大有不

同，因此研究者在课程结束后对参与该课程项目的学

生和家长进行了访谈，从而深入了解整个远程学习过

程中的学习体验，对该学习案例进行综合分析。

（三）远程学习案例分析

1. 操作交互层次分析

对于6~13岁的小学生来说，线上学习无疑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15]。在最基础的本能层和操作交互层面，

该中小学远程学习案例利用的是电脑及手机等最常见

的电子设备，在某在线学习平台上让学生进行学习。

为了更深入地对该学习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者在课后

对家长和孩子进行了访谈，深入了解学生在整个远程

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很多家长表示线上学习的方式对

于学生的主动性要求比较高，并且通过打字来进行互

动的方式对小学生而言是较大的挑战，在展示分享作

图4 课程参与人数变化

图5 学生发言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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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时也不是很方便，没有办法满足不同知识基础的学

生的学习需求。此外还有学生表示“线上课程就一个

人坐在椅子上，自个儿待着，不能动，也不能聊”，因此

对于中小学学生来说，他们对于在远程进行学习有着

更高的情感需求，但当前线上学习互动不便，一个人对

着屏幕，更容易产生单调孤独的感受。此外，当下的远

程学习环境对大多数中小学生来说并不友好，学生大

多都是采用手机和电脑等移动设备进行学习，见图

6。学生本能是较为排斥和不习惯进行远程学习的，因

此在操作交互方面如何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然舒适、有

吸引力的学习环境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方向。

2. 信息交互层次分析

在线上学习过程中，针对学生与资源的交互以及

学生与老师的交互主要有直播和录播两种比较典型的

学习方式，不同的学生对于不同的学习形式持有不同

的观点。直播的好处在于可以和其他伙伴、老师有互

动，录播吸引学生的点在于可以回看，有学生表示每次

录播课都在不同的情境下，感觉更有惊喜。为了提升

学生的学习体验，让中小学生也能在远程学习的过程

中跟同伴进行沟通，更好地进行学生与学生的互动，该

课程项目采用协作学习的方式，让 3~4个学生成为一

个小组建立群聊，通过团队任务等方式让他们进行交

流，孩子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在大群里

进行交流，并根据老师和同学们的建议去迭代自己的

作品，见图 7。有学生表示“我会在大群里发消息，每

次大群里有些同学会帮助自己的时候，我都感觉好温

暖”，也有学生通过大群或小群结识了共同学习的伙

伴，进行单独交流。因此该远程学习案例通过组队的

方式让学生形成一个集体，增加了学生和学生之间的

情感互动，提升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此外，中小学远程学习很大的不同在于这个年龄

层更需要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因此为了让学生和家长

图6 中小学生正在进行远程学习

图7 中小学生通过微信进行任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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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也能有更好的互动，该课程项目设计了测试报告

填写任务，要求家长对学生的作品进行反馈，并最终和

孩子一起完成打卡。部分家长表示会在提供这项支持

时将自己定位为“甲方”，从用户体验的角度为孩子提

供反馈，通过访谈发现家长“会像甲方，当测试官，去玩

孩子的作品，问一大堆问题，虽然自己没有从事 IT相

关工作，但会从产品用户的角度去给孩子反馈”。还有

家长表示这种参与方式赋予了家长一个不同的角色，

增进了学生跟父母之间的互动，也加深了学生对相关

知识技能的理解。

3. 概念交互层次分析

在概念交互层次可以发现，学生能够通过反思、迁

移等方式进行概念的交互，它在操作交互层次和信息

交互之上，是最终学习的目标。在前面的两个基础之

上，学生通过各种层面的交互都习得了相关的新技能，

但是要让学生将新知识和旧知识产生联结，将所学知

识技能迁移应用到其他学习生活中才能真正发生概念

交互。

访谈中很多学生都表示会把学到的技能用到自己

学习生活中，如将学会的数字美术技能用到学校的海

报设计中。还有学生表示参加了相关的技能竞赛，“我

每做完一个游戏都会分享给我学校的小伙伴玩，然后

还会帮他们改程序”。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家长

表示自己的孩子在学习完之后很多思维习惯都发生了

改变，“他平时比较容易放弃，经常说过一会儿再弄，但

是在这个课程里就会特别坚持，我们说吃完饭再弄，他

会说先做再吃饭，即使不是老师留的作业，在群里对其

他小伙伴的互动求助也会特别积极”。“一开始上学期

上网课暑假作业没有看到太多迁移的现象，现在上五

年级就看出来了，孩子现在比较执着，一定要研究出过

程，一定要找懂的人去请教，对于学习过的东西印象比

较深刻，不光是程序和代码，以前苦恼的修改作文问题

也得到了改善。看问题的角度换了，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是从积极正向的角度出发了。”

因此通过这个中小学远程学习案例可以发现在现

有的远程学习环境下，学生在操作交互上面还存在一

定的挑战，尤其是对中小学生而言。然而通过一定的

课程活动任务的设计，学生仍然能够在信息交互和概

念交互层次达到不错的效果，但是时空分离的远程学

习环境，学生容易感觉单调、枯燥，对情感互动需求上

升，因此将情感化设计融入其中是在未来远程学习交

互设计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远程学习交互设计原则

互动是远程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Bernard研

究证实了在远程学习过程中的设计互动方案，无论是

增加与学习内容、与课程教师还是与同伴的互动都将

对学生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16]。根据交互层次理论

可以将交互概括为“概念交互”、“信息交互”和“操作交

互”3个层次，该层次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低级到高

级描述了远程学习交互的几大层级。但在实践中发

现，学生在远程学习过程中有着非常高的情感需求，因

此在设计远程学习交互时也应以情感化设计的3个层

次：“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为理念指导。基于

此，结合理论与实践，本研究提出了远程学习情感化交

互设计的几大原则，见图8。

（一）多模态学习原则

信息化时代中互联网带来的多源数据呈指数化增

长，多模态已经成为新时期信息资源的主要形式。由

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多模态的，个体对场景等外部世

界进行感知时往往能快速地接受听觉、视觉乃至嗅觉

等方面的信号，进而对其进行融合处理及语义理解[17]。

图8 远程学习情感化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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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O’Halloran对模态的研究发现，

模态相较于图像、语音、文本等多媒体的数据划分形式

是一个细粒度的划分概念[18]。它指的是人接收信息的

方式包括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而多模态学习则是

通过利用多模态之间的互补性，由来自不同模态的信

息组成，一般都是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模态。

在网络背景的远程学习中，多模态学习原则可以

很好地被用来指导教育设计，原因在于，图像、声音、视

频以及文本的交互多媒体信息可以更多、更广泛、更便

捷地使用在远程教学和学习当中。而通过多源数据分

类、多模态的情感分析、多模态的语义计算、跨模态的

样本匹配、多模态信息融合等手段和原则对远程教育

设计进行指导，能够更有效地在视听语音识别、图文情

感分析等方面增强远程学习的情感化设计理念，也可

以在远程学习环境中通过互动设计调动学习者的五感

投入到学习情境中，让远程学习在本能层体现出感官

优势，使得学习者拥有更加愉悦的学习体验。

（二）多媒体学习原则

远程学习是一种基于多媒体学习材料的学习，因

此在最基础的界面、学习资源等设计交互上应遵从多

媒体学习原则，在这个原则下Mayer描述了一种多媒

体学习的认知理论，该理论的组织主要围绕 3个核心

原则：（1）双重通道原则——人类具有两个分离的通

道，分别用于加工视觉材料和语言材料；（2）有限的容

量——每个通道在任何时候能同时加工的材料数量是

有限的；（3）主动加工——即深度学习依赖于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加工（选择、组织和整合）[19-20]。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总结出一系列多媒体学习工具

设计原则，首先在材料组织上要遵从认知加工的规律，

降低外部加工的认知负荷，减少无关材料、突出基本材

料、控制冗余。如以当下的生活需要为视角，通过手机

界面设计案例来阐述简与繁关系的不确定性与复杂

性，有意识地去繁从简，对极简主义的内涵进行新的探

索和重新解读[21]。遵从空间临近和时间临近原则，如

将打印的文字置于相应的图示附近，同时呈现相应的

解说和动画等。其次为了优化材料的组织加工，可以

在设计过程中对材料进行分段，按学习者的进度，以片

段形式呈现动画及相关资源，在呈现材料之前呈现核

心的概念，让学习者对其能进行预先的训练。最后为

了使学习者能够进行生成性的加工，研究者建议在设

计学习材料时最好能够同时呈现词语和图像而不是只

呈现词语[22]。运用这些多媒体学习原则，学生和课程

内容之间的互动将得到提升，这些原则有利于确保通

过多媒体进行的学习是有意义的，能使知识的存储或

其建构与检索最大化，融入情感化设计，让学习者与学

习资源之间产生关联，站在行为层的角度让学习者进

行有意义的学习。

（三）协作学习原则

在远程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的时空分离使得

自然的互动变得困难重重，长久以来大家将关注点集

中在学生和教师的互动上，保证教学内容的讲授和知

识技能的传递，但是许多隐性的知识迁移往往会发生

在学生和学生的互动上，因此在远程学习过程中，应该

更加关注生生互动，让学习者能够共同努力，在学习中

相互帮助。协作学习是一种通过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

织学生进行学习的策略。小组协作活动中的个体学生

可以将其在学习过程中探索、发现的信息和学习材料

与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共享，甚至可以同其他组或全班

同学共享。在此过程中，学生个体之间为了达到小组

学习目标，可以采用对话、商讨、争论等形式对问题进

行充分论证，以期获得达到学习目标的最佳途径 [23]。

Johnson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学习的研究表明促进性的

互动可以发生在小组成员为实现小组目的而互相鼓励

并相互帮助之时[24]。小组协作学习的方式能够极大地

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但是在远程学习的方式下

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不仅要不断强调个人责任，让每个

学生都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同时也要承担起帮助其他

小组成员学习的责任，一个学生的成功将对其他学生

产生积极的影响，让小组成员为实现小组目的而互相

鼓励并相互帮助。但是所有的实现都需要在远程学习

的交互设计上设计出便于生生交互的工具或通道，让

学习者之间的交流能够像在线下一样自然地发生。

（四）动机设计原则

动机设计原则是指在进行远程学习交互设计时，

是否能够通过任务、目标等的设计让学生的学习兴趣

水平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让学生能够收获比较高

的价值感和效能感。因此在任务设计上最好提供形式

新颖、多样化的任务和活动，它既能够让学生有成功的

机会，又具有较高的挑战性。其次在展示设计上能够

实时地展示和模拟内容、活动的参与情况，从而激发学

生的积极性。如 Julio Guerra在 2016年曾设计过一个

名叫Mastery Grids的系统，它是一个结合了开放的学

习者建模（OLM: Open Learner Modeling）和社会比较

功能的在线学习内容智能界面，能够实时呈现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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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进度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25]。此外，远程学习

的交互设计最好能够积极地进行目标的设定，并给予

清晰准确的反馈，有专门的交互环节以及交互空间能

让学习者进行自主控制，相互给予反馈，增加学生的自

我效能感，激励和引导学生完成自己的目标。最后在

远程学习交互设计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学生的情感投

入，因此在设计呈现多媒体材料时最好能够通过情境

的设定，有趣的任务挑战来让学习者，尤其是中小学生

投入到远程学习的任务中去，增强其本身的愉悦性，让

学生对待远程学习能够有积极情绪，参与到一个重视

知识的情境中去。

四、结语

疫情之下，全国师生一起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

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在后疫情时代，在线学习成为

了人们的选择，未来可能向线上线下融合的大趋势发

展。人们需要不断发挥远程学习的优势，构建方式更

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

系，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本研究在交

互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将远程学习中的教学交互行为

划分为操作交互、信息交互和概念交互3个交互层次，

融入情感化设计中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的设计理

念，突出情感化设计，使得远程学习互动更有针对性、

更具意向性、更吸引人，提出远程学习情感化设计框

架。通过对当前中小学远程学习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相对应的远程学习情感化

交互设计原则，从多模态学习、多媒体学习、动机设计、

协作学习4个方面将情感化设计融入到远程学习交互

的过程中，解决远程学习中时空分离带来的情感隔离

问题。本研究通过学科交叉将教育学理论与设计学理

论相结合，为参与创新教育设计的人们从教育学的角

度提供设计原则参考，同时充分地发挥了情感化设计

的优势特点，从而探讨更好的远程学习交互设计理念，

创设良好的远程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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